











     
                  人与鱼：过士行《鱼人》的文化读解 
  
                              胡志毅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说，to be, and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 ,我们也可以模仿说，戏剧与环境，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高行健






    一、             人与鱼的缘分：生态的主题 
    像《鸟人》、《棋人》中的养鸟的人、下棋的人一样，《鱼人》中的
钓鱼的人都是“闲人”。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确实要有“闲人”，有文化教
养的人，不是通过“忙”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闲”来培育。 




























    万司令：……见着鱼，就像见了祖宗。 












    老于头：有人说这湖里有条大青鱼，已经活了好几百年啦。 
    钓神：有人见过吗？ 
    老于头：那得有缘分。 
    钓神：（点头）是啊。这是个缘分。 








    钓神：你找到它了吗？ 
    老于头：要我说，根本就没这么条鱼！ 
    钓神：是没有这个缘分吧？ 
    老于头：（怒）谁有这个缘分？这大青鱼是这湖的水神，谁也不准碰
它。 
    老于头，让钓鱼的人的到水浅的南湾子去钓鱼，他以为他们钓不到
鱼，鱼就安全了。没想到， 钓鱼人齐心协力像精卫填海一样往湾里扔石头，
还通过号子搬动石头填湖。 
    钓神和老于头再见面时，“咱们也是缘分”，他们之间的对话，像武
林高手一样，显示了一种参禅的境界： 
    老于头：西天能钓鱼吗？ 
    钓神：“西天有灵山，垂钓云海间。” 
    老于问：佛祖能答应吗？ 
    钓神说：如来拈花微笑，金刚眼睁圆。妙法听鱼跃，参禅凭钓杆。 







    二、             人与鱼的对立：死亡的仪式 
     过士行的《鱼人》，毕竟不仅仅是谈缘分的，而是要强调人与鱼的
对立，并因此来体现戏剧的冲突。 
     万司令：人是万物之灵，是会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 










     在过士行的作品中，鱼人、鸟人、棋人都是鱼道、鸟道、棋道的体
现者。《鱼人》中的钓神，表现出一种仙风道骨，他唱道：“不入深山访僧
道，偏向绿水寻逍遥。”很有点类似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上场诗。 
     在《鱼人》中，戏剧冲突表现为钓神和老于头的对立，他们的对立
就是钓鱼和养鱼的对立： 
     老于头：我为吗来养鱼？ 
     钓神：你打光了淀里的鱼，发了善心。 
     老于头：到这儿我养了多少鱼？ 
     钓神：数也数不清。 
     老于头：眼前的是什么鱼？ 
     钓神：鲂鱼、噘嘴鲢，鲤鱼在下边。 
     老于头：有多少？ 
     钓神：（放下背包，竿套）鲤鱼三千九，鲂鱼九万五，噘嘴八万
三。 
     老于头：不够你玩儿吗？ 
     钓神：别人养的鱼不钓。 
     老于头：什么鱼你钓？ 
     钓神：喝得天上水， 
           吃得山中餐， 
           不吞俗子钩， 
           水里和我打秋千。 
















    在《鱼人》中，过士行不断地进行铺垫，暗示，钓神“心口里有点
闷”，万司令说和他老婆“永向前”一样是心脏不好。老于头 60 岁是本命
年，老于头看到养鱼工比钓鱼人钓鱼更甚地网鱼，老于头痛苦得吐血。 
    一个一定要钓 30 年来一直梦想的大青鱼，最后一次钓鱼，一个是三十
年来一直在保护这条大青鱼，也是最后一次保护这条大鱼。 




    当钓神似乎是钓到大青鱼的时候，老于头说，“大青鱼！大青鱼！不
让给你来，你偏来，这是什么玩玩儿呀，这是玩命啊。你不怕死不行！你死
了，这大青湖也就死了，一方的生灵啊！……” 
钓神却说“我等了 30 年，今天可算是玩儿……痛……快啦！” 










    就像在《棋人》中是在最后下绝命棋，《鱼人》就是最后的钓大鱼，
这是一种死亡的仪式。过士行剧作的仪式性是在最后一刻的对立中出现的，非
常具有戏剧性。（参见拙作：《在先锋与传统之间：过士行剧作的美学追
求》，《文学评论》2003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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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队扛着渔具的人影从渐渐消散的晨雾中显现出来。 
    万司令和侯子走在队伍的前面。万司令灰白头发向后梳得很整齐，穿
一身褪色的旧军装，肩背鱼竿套、军用水壶、背囊。 
    之后，剧中的背景提示是南湾子。过士行通过钓神将大青鱼来南湾子
的原因作了解释，同时也介绍了南湾子的环境。他说： 
    这大青湖附近有十几条河。黑河、白河、翡翠河，最大的一条就是青
江，这江原来和大青湖相连，鱼就是从青江进来的。后来地震，山崩地裂，入
水口两边的南牛头、北牛头山崖倒塌，形成南湾子，断了江水，鱼就再也回不










    老于头：是啊，这外边多乱，青江上船多得走不动，那些个打鱼的能
绕得了它？再说，哪青江水脏的发黑，它受得了吗？这大青湖近处一眼见底，
水多好。 
    从这个意义上，环境就是一种象征。 
    环境是通过氛围来烘托的。三儿，刘小燕，两个都是插队的知情，一
个是继承父亲钓神的钓鱼，一个是继承义父老鱼头的养鱼（老于头没有结婚生
子，而鱼是繁殖的象征），构成了第二代的对立，但他们俩又是恋爱关系。 
    刘小燕是唱着上场的： 
    天上的娑罗什么人载？地下黄河什么人开？什么人填海不罢休？什么
人奔月一去没回来（呀么依呀  嗨） 
    众养鱼工接唱： 
    天上娑罗王母娘娘栽，地下黄河老龙王开，精卫填海不罢休， 
    三儿上： 
    “挑战者”奔月一去没回来（呀么依呀嗨） 
    这种开场似乎是喜剧性的，但是在结尾，依然是刘小燕唱着上场，但
是当她发现老于头和钓神已经死去的时候，又知道三儿“让大鱼把他拽下去”
了。结尾时，歌声起，最后一句还是三儿的声音。 
    在《鱼人》中，还有神秘的音响，是象征着大青湖的水神大青鱼的，
这种神秘的音响，是作为一个氛围的象征而存在的，它预示着剧中人物最后的
悲剧。 
  
 
